洪醒夫的寫作分期
	分期
	一九六七∼一九七五（摸索期）
	一九七五∼一九八二（成熟期）

	創作過程及主題內容
	1.一九六七年，年僅十八歲的洪醒夫以本名「洪媽從」發表了小說處女作逆流，刊載於臺灣日報副刊，並受該刊主編撰文推薦，其後便斷斷續續地嘗試創作，以現代詩和小說為主，自此踏上了文學之途。
2.現代詩方面，洪醒夫初期以「洛堤」和「司徒門」為筆名寫了不少詩作，並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臺中師專的朋友創辦了「後浪詩社」，後來並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創刊後浪詩刊，至一九七五年後浪詩刊更名為詩人季刊。
3.更名為詩人季刊後，洪醒夫的現代詩創作便逐漸減少，而將注意力轉移至小說上。
4.初期小說方面，洪醒夫以本名「洪媽從」發表，後來以「司徒門」、「馬叢」為筆名發表，在他以「洪醒夫」發表作品以後，已是其尋出寫作方向，以一系列鄉土作品為主的成熟期作品了。
5.他的早期作品展現了縱橫才氣的文學天分，然而從其轉變期的諸篇小說如金樹坐在灶坑前、扛、跛腳天助和他的牛中，可見他漸漸地回歸到對其出生地的思索，性格特質也變為成熟穩重、謙虛有責任感的男人，也使得後期作品呈現「深沉內斂」的風格，而早期詩句語言文字的訓練，使他能駕輕就熟地運用文字。
	1.洪醒夫成熟期的小說所關懷的是小人物，而「小人物自然有小人物的世界，一個完整而實際存在的世界。」（豬哥旺仔）在清溪阿伯與布袋戲中所謂：「他實在是一個小人物，世界上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裡的一個，不知不覺的生，不知不覺的死。」
2.洪醒夫寫這種類似鄉土人物誌的小說，是要為這些無名小卒留下時代的見證。正像賴和的作品由現實出發，透過寫實精神與藝術觀照，深刻表現日治下臺灣殖民地的眾生相，尤其是一群被壓迫的弱者，其寫作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3.洪醒夫以慈悲的心，關懷在那時代生活的人們，使這些我們原本不曾關注過的小人物，在作者的筆下活靈活現。
4.描寫故鄉人事的創作，主題內容以戰後十至二十年的臺灣農村人事為對象，刻劃在這兒生存的人們的生活型態、人生觀與在社會轉型期的命運，凸顯了田莊人堅韌的生命力及人性的尊嚴，而其由苦難歲月中生存下來所經歷的種種人事磨練，使他們養成了謙虛包容與堅強的意志。

	寫作特色及藝術技巧
	1.詩：對生命的思索和體悟，與勇於探觸社會底層悲苦的誠心。詩語言華麗浪漫，又兼具樸實淒美的特質，善於掌握詩的音樂性與意象。
2.小說：簡潔有力的文字，樸實平易、幽默風趣，運用適當的語言，逼真的描寫，緊抓住人物形象性格。以現代主義風格為主。
	小說：
1.以寫實主義手法，描寫故鄉人事，因此主題內容與表現方式有一定方向，走出個人獨特的風格關懷農村的小人物，擁抱臺灣的土地與人民。
2.語言風格親切自然、平凡樸實，尤其在臺諺運用及人物對話的口語化方面，運用自如，將其文學原鄉――彰化地區的地方口語，傳達得維妙維肖。
3.此時期創作了不少深具個性的典型農村人物，幾乎每一篇成熟期的小說人物都刻劃得栩栩如生，各具特性。

	代表
作品
	1.詩：噴泉、望夫石。
2.小說篇名：渴、人間遊戲、扛、跛腳天助和他的牛。
	小說篇名：散戲、吾土、黑面慶仔、豬哥旺仔。


▲洪醒夫的死訊引起文壇很大的震撼，他才三十四歲，正值英年，還計畫著長篇小說的寫作，家人也仍依賴著他，所以文壇在那一年發表了許多懷念他並希望能幫助他的家人的文章。友人也將他的遺稿和早期作品收集起來，出版了田莊人和懷念那聲鑼兩本書，爾雅出版社還設立了「洪醒夫小說獎」來紀念他的小說成就。

＜跛腳天助和他的牛＞寫作背景
本文大約寫成於民國六十一年，當時作者二十三歲，剛從臺中師專（現已改制為臺中教育大學）畢業，分發到臺中縣新社鄉大南國小任教，不久，即屆齡入伍服預官役。作者說，寫這篇小說，是希望能把從小觀察的農民生活內容記錄下來，雖然他們很窮、知識水準不高，又固執於一些傳統的愚昧觀念，但是他們畢竟誠懇、勇敢、強韌的生存下來了，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好，更有希望。所以，作者關心他們，也希望能把這樣的農民精神留給子孫看，故寫成這篇小說。這篇文章反映了臺灣農村中農民的艱苦生活，刻劃了臺灣早期生活不容易的圖象。洪醒夫由於出生於農村、生長於農村，描述這些生活的片段，自然逼真，並出於真切的關懷，文字之間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課文鑑賞
	主角
	天助和他的牛。

	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
	三四十年前臺灣農村。

	故事主軸
	天助因生活困乏需要賣牛卻又捨不得，最後牛因為操勞而死，天助無法接受現實的悲慘情況。

	觀點
	旁知。

	情節
	1.開始：牛墟賣牛，天助不肯賤價賣出他的牛。
2.中間：
(1)糾結：天助和朋友喝酒，反映出天助悲苦的情緒。
(2)高潮：趕牛過程之中，牛突然倒下。
3.結尾：牛病死，天助精神幾乎崩潰。天空豔麗的晚霞反諷出命運的無情。

	主角的性格
	刻苦耐勞，純樸而感情內斂。

	故事中的問題
	1.農民生活艱困，維生不易，翻身不易。
2.牛是農家根本，與農民有深厚情感，卻因為現實問題產生矛盾。

	象徵的意義
	反映農村悲苦生活景象。

	特色
	1.名實倒反：作者將主角取名為天助，卻伴隨跛腳與牛（傳統勞碌的象徵），而且整篇文章都在反諷「天實未助」的窘境，使讀者在同情主角與場景的反諷中產生情緒的波折。
2.情節典型：能以較小篇幅表現較多的思想內涵，賦予情節以典型意義；能選取關鍵情節，展現人物與主題。
3.結構緊密：處理賣牛、趕牛、牛病死的生活片段，使牛與天助表現幾乎同步的命運。
4.語言用心：能準確掌握人物個性與牛的形象，能適時使用方言，並穿插文學性的描述。






延伸閱讀

《看不見，他依舊在--懷念洪醒夫》　　　　吳念真

　　七月十八日，頂著大太陽和陳銘磻到彰化八卦山學苑，任務是跟彰化幼獅文藝營的同學們聊天。
本來從四月底那場新聞價值大於實際效益的「學苑影展」結束後，我已拒絕任何座談或是演講之類的活動，理由是小說我已很久沒寫，沒資格談；電影嘛，理論與實務鴻溝過大，談來談去談不出個鳥來不打緊，到最後總惹得一肚子氣。然而，這一天，不但路遠迢迢地自投羅網去演講又座談，而且講的題目又是「小說與電影」。之所以破戒的原因是文藝營幹部全是文壇好友，如林雙不、吳晟等，他們對文藝紮根的熱情和誠懇既令人感動，他們的召喚便難以拒絕，此外，更重要的是洪醒夫託了一句話過來──「叫那個吳仔念真下來喝喝酒！」
　　認識洪醒夫的人是在六十五年秋天，在這之前已讀過他寫的一些小說和其他文字了。最喜歡的是〈金樹坐在灶坑前〉和他為六十四年年度小說選所寫的一些短評和序言，理由是他的文字運用與率性的表達方式，正是我所心儀的一種模式。和他見面是透過荻宜安排的，那年初夏，我寫了一篇小說叫〈婚禮〉，巧合的是他當時正有同樣的構想，「你先把我寫掉了！」見面第二句話他就這麼說。
　　那時直截地就很喜歡他，因為他的「鄉土臉」告訴我這個人和李赫一樣，文如其人，土味很重，和他講話可以不打草稿，不必像面對一些有著「舞臺臉」的「作家」，得陪他對詞兒，陪他背一些文藝大國的文藝大師們慣有的屁話！果然，不到一個小時和他已經對上了眼，要不是荻宜和他太太在場，我看早就和後來幾次聊天一樣，「幹」成一團了。
　　之後，透過書信的往返，彼此之間似乎都發現了「共通點」──我們都是出身自寒酸家庭的長子，都好管閒事，自己的事都理不完偏還喜歡替人家抱不平。
　　臺灣的作家普遍生活的壓力都很大，大夥兒忙著賺「銀兩」（他最愛用這兩個字）填肚子，況且一個在臺北，一個在神岡，交往幾年見面次數真可以數得出來，然而，不知他怎麼想，在我，他可是我的朋友了，而且是很「可怕」的朋友，那一兩年裡，我寫的東西又快又多，臺灣作家的爛毛病是儘管背後可以罵得你一文不值，見了面卻彼此猛送高帽子，活在這種虛榮裡的我最受不了洪大俠的來信，也許是曾經寫掉他想寫的東西，結了深仇吧，信裡總沒好話，不是說我「草率」，就是說「令鄙人很是失望」……他總給我帶來一些良知上的壓力與自省，好多次，我都告訴人家，洪醒夫真是「可怕」的朋友，看不見，卻依舊在──特別在我提筆的時候，總會有他的影子，讓我直覺地想，這麼寫，洪大俠看了，又會說什麼？
　　在幾度的會面中，有兩次特別值得一記，一次是六十八年底陳若曦第一次回國，黃春明和陳映真在北投辦了一個聯誼會，那天不知怎地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陳若曦講話講到一半時，王詩琅先生來了，由於他行動不太方便，黃春明便從樓下把他背上來，當我看到這一幕時，剎那間竟想到好多好多那時日並不允許我們去想的事，忍不住跑了出來，站在窗口猛哭一場，待擦乾眼淚轉過頭時，卻看到洪醒夫也站在那兒，黑黑胖胖的臉上全是淚水，沉默了好一會兒後，兩個人卻相對笑了笑，說：「幹！」
　　那天會餐後，我告訴他可能到中影上班的事，問清了工作狀況，和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後，他說：「好機會啊，先拼一下，讓家裡生活好過一點，但是……」他又強調：「劇本寫寫，也別忘了小說，尤其是你那個有關礦工的長篇。」
　　之所以毅然地在許多反對聲中到中影上班，投入電影工作，那一天他的話事實上是我心底很大的一股支持力量。
　　另一次是七十年春天，和他、宋澤萊等到清華大學參加一個座談會，當晚就住在清大，夜裡大雨滂沱，有人買來一堆啤酒，於是徹夜聊天，從宋澤萊的坐禪經驗談到電影界的荒謬事，從選舉、社會現象談到他正在下功夫的臺灣史，我說：「那你怎麼不以臺灣的歷史為背景，寫一個長篇呢？」他反問我說：「幹！那你那個礦工的長篇呢？」

　　回來之後，一鼓作氣，我把那個長篇從兩萬四千多字寫到五萬多字，原因是，洪大俠講話了，不幹不行！
　　然而，讓他失望的是，就這麼擱下來了，直到現在，從沒再寫一個字。
　　我知道，他對我是失望透了，七十年我莫名其妙得了電影劇本的金馬獎，他來了一封信，只有幾個字說：「恭禧。礦工的長篇什麼時候拿出來？」我知道他的意思，畢竟道賀只有兩個字，責備卻占了七成。
　　也許，他已經把我歸類成製造廉價文化的人了，今年他幾度來臺北，卻不像以往一樣至少打個電話來，就連要我下臺中找他喝酒都是託陳銘磻傳話的。
　　那天下了八卦山便直奔豐原，一進三民書局的地下室，看到兩個小孩在那兒玩，其中一個簡直是洪醒夫的翻版，我就知道，大俠已經在裡頭了，果不其然，一張胖胖的黑臉從書架後面冒出來，說：「幹，吳仔念真！」
　　去吃飯的路上，我和他走在最前面，也許是默契，兩個人絕口不談小說或電影的事，反而彼此關心生活上的事，知道他已經買了一幢房子很替他高興，我說他已經有妻子、兒子、房子，只有房子是「未完成式」，而我只有妻子是「完成式」，其他兒子、房子則還是「現在進行式」，所以他「略勝一籌」，聽得他哈哈大笑。
　　那天，誰會知道竟是最後一次見面呢？吃飯的餐館正在辦喜事，也許為了省事，乾脆我們這一桌也送來完全相同的菜餚，甚至還有喜氣洋洋的湯圓呢！由於前年他輕微地中了多氯聯苯的毒，所以和朋友相約戒了酒，然而這種時光要是沒酒總覺得怪，所以他堅持叫了啤酒，而且特別聲明，這不是酒，只是「飲料」，於是便以選舉笑話下酒，鬧成一團，最後，他要服務生把剩下的炸排骨包起來，給我回臺北的路上吃，「補一補，君子不重則不威！」他拍拍略有一點「成績」的肚子說。
　　臨別時，又在三民書局猛拍照片，亂開玩笑，說幾年後，要是誰怎樣怎樣，可以拿照片讓人家瞧，告訴人家說：「他就是我的朋友！」那時，外頭正下大雨，我催著要走，說：「好啦、好啦，下次再扯，我們都可以活得很久，不怕沒機會！」車要開了，我拎著排骨，看見他和他的太太、孩子站在走廊上，隔著雨絲和我們揮手，我還記得他那時的樣子，胖胖的、黑黑的一張「鄉土」臉，咧著嘴巴笑……
[bookmark: _GoBack]　　也許，那天我們不該那麼放肆地拿生、死開玩笑，尤其最後那句話恐怕會讓我自責一輩子，然而，又有誰想得到此後果真再也沒機會再見、再扯他一個晚上了呢？你說，才三十四歲的一條壯漢，一部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還沒寫成的作家，兩個還不懂事的小孩的爸爸，一個清寒家庭的長子、一個丈夫、一個老師，更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朋友啊！
　　我總是讓他失望的，就是那天他要我在路上吃的排骨直到接獲他的死訊時還依然擱在冰箱裡，更不用說那個礦工的長篇了，我還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呢，提筆時，也許我又會想到，要是洪大俠看我這麼寫會說些什麼？雖然，我們都看不見他了，但對我來說，他依舊在，和李赫一樣，文如其人，一張黑黑、胖胖的、土裡土氣的鄉土臉；一聲聲乾淨俐落的：「幹！」
　　（選自文藝月刊一五九期，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